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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回第十三回  產佳兒湖中賀喜　訓劣子堂上毆親產佳兒湖中賀喜　訓劣子堂上毆親

　　引首《毆父行》　　《禪真後史》

　　鄰家女兒花如容，枝狂朵亂乾春風。

　　日高五丈睡方覺，飲到月明杯未空。

　　嬌羞不作閨中嫵，悍戾揚揚氣如虎。

　　綠窗難嫁誠自愆，如何反爾仇其父？

　　唾罵終朝燕語多，老拳時向雞助摩。

　　蹣珊哀乞喚鄰母，鄰母不應拍手呵。

　　聲威徒切鄰人齒，勸未敢前誰敢指。

　　養焉不敬果已非，況可凌轢至於此！

　　君不見緹縈請贖甘自刑，

　　又不見楊香扌益虎脫父生。

　　休哉二女豈樂死，夫乃天性情難攖。

　　親恩罔極人人在，嗟奴獨無三年愛。

　　婦德能全丑亦妍，何用臨彎畫新黛？

　　今朝推卻虐父心，他日弒夫誰能禁？

　　裊殘狐媚本同性，縱然塗抹終獸禽。

　　惻聞不覺心膽落，番笑雷公眼誠錯。

　　何時再請上方刀，逐此妖魂走沙漠。

　　【評】

　　報因施德，誤自愛生，都飆之謂歟？院君之謂歟？成珪得子，可作規鑒。

　　卻說波斯達那尊者因怒氣間，便要與轉輪王做個釘對，虧得地藏一力勸留。次日對波斯道：「昨日尊者所諭，雖係知恩報恩、

繼絕舉廢之善念，但尊者前度思凡，實為已甚，今者其可再乎？倘此一去，所謂日遠日疏，能不墮落輪迴？那時再欲返本還原，較

之今日，更不易也。尊者請熟思之。波斯道：「久違戒律，豈不知愧？但成氏之念一生，萬劫亦難泯滅。惟教主智慮宏深，為弟子

怎生設一長策，要使恩行兩優，方是�全之策。」地藏道：「且吩咐待從行童，快備法駕，同至轉輪殿去。」
　　少時法駕俱備，二人連轡行來，早到轉輪殿右。卒吏入報，殿主出迎，三人分賓坐定。轉輪王道：「昨有小吏出言欠當，致犯

尊者台顏。乞念法紀攸關，恕其狂妄之罪。」地藏道：「此固殿下所司，不妨尊胥直道。但其中事有委婉，非刀筆吏可以概擬者。

老衲此來，有個主意，包你兩下喜歡。」轉輪躬身道：」此事實非下官故揹，乃法紀所乾，不得不然耳。況事在卞成大王，下官亦

難自主。教主若有見諭，謹當一一聽命。」

　　地藏道：「非也。老衲豈比射利之徒，而於大王前行刺乎？即波斯尊者所乾之事，原係不可之局，又安得相怪？今波斯尊者有

誓云：不繼成氏箕裘，誓不往生極樂。故其西歸之心亦淡然也，直欲捨己法軀為成氏子。吾論此事，雖佛祖亦莫之禁，量大王必不

阻也。但老衲又有一慮：波斯師全身降凡，惟恐墮落，只將三魂之內指出一魂，托生成家，其二魂乞大王復其舊相，暫留地府，與

老袖盤桓數年，協力救濟，以亭補思凡之孽。待得陽世那魂轉來，然後糾合三魂，以圖西返，豈不公私兩盡？

　　既可了成氏之俗緣，又不累佛門之規戒，獄中濟渡，功不淺鮮，豈不美哉？」轉輪應允。

　　波斯大喜，即時同到卞成殿前，卞成王即將本來面目呈上。

　　波斯合眼間復了本相，又來致謝地藏。地藏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

　　有心如此，一發煩二位大王，將成珪妻妾宮中兒女分內一查。」

　　二王隨即吩咐。曹官稟道：「成珪夫妻無子，注已斬然。幸其婢宮不絕，已有將產之孕，雖係男胎，其實生而不育。今波斯尊

者既欲為彼續祀，何不就投此胎，以繼其壽算，增其福祉，為成氏光，有何不可？」波斯道：「幸有此便，事不宜緩。」

　　於是辭了二王，回到普度院中。入定之際，指出一魂，隨著一行人役，先覓本坊社令，再尋本家祖宗，一同來至一個去處，雖

是臨安舊徑，其實未經走過，原來卻是周智家中。那臨盆將產的也不是別的，卻原來便是當年花園裡打不殺的翠苔姐姐。

　　那翠苔自再配成珪，表正作為外妾，人便喚了三娘子。又有那不怯氣的，就口叫他翠三娘子，從此叫得熟溜，永遠叫出。

　　不期這翠三娘子，只那一晚後，便不行了經次，但覺神情困倦，飲食不思，看看作寒作熱，加以嘔吐頻頻。何氏看來，只道他

心下不樂，染此春病。又過幾時，轉覺眉低眼懶，步緩身粗，那時何院君才有些疑道：「翠三娘，你可也自知得是甚麼病症，覺來

何處有些疼痛麼？」翠苔道：『身上頗無病症，只不知甚麼酥懶，一味少力。想是命薄，只該受苦到好。」何氏道：「不要說這

話！你那經次可准麼？」翠苔道：「像五六個月不來了，不要成個血蠱才好！」何氏道：「那晚成員外來後，可還行否？」翠苔

道：「那晚員外來，正值月事才絕，羞答答的。

　　不瞞院君說，員外有些不老實，被他灌下一肚熱騰騰的便溺，以後員外也不來，月水也不來了，直到如今，受下這病。敢問院

君，這可是傷內麼？」何氏笑道：「癡妮子！這事兒也不曉得，且喜是孕了！」翠苔道：「院君又來說笑！難道員外與都院君做了

一世夫妻，不能有孕，與我宿得一晚，便肯坐喜？」

　　何氏道：「此事那裡這般論得？待我請位醫師，討幾劑安胎藥你吃。」

　　再說周智聞得妻子說翠三娘已有了三五個月妊孕，不勝之喜，欲對成珪說知。那時正是成珪分家之後，氣悶在懷，多日不到周

智家來，周智亦為著不得都飆形狀，也不往成家來。自從石佛庵送了熊二娘剃髮之後，兩人竟不相會，直至空趣回首，兩人才在石

佛庵重會。那時成珪因熊二娘出家未幾，供膳無多，即便回首，心下好生憐憫，慟哭甚哀。周智解勸間，忽然記得翠三娘之事，暗

想道：「這是第一種消愁解悶的奪命丹，為何許久不與他服下？」便對成珪道：「老哥，空趣師往生極樂國土，何必恁般煩惱？且

與你山頂上高峰去處遊賞一回如何？」

　　成珪尤未走動，周智拖番便走。

　　來到一個無人去處，周智道：「阿兄，你真是個見幾而作的人。」成珪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周智道：「憂人之憂，你亦憂其憂；

樂人之樂，你亦樂其樂。老院君與熊師父頗相恩愛，你亦假作悲酸，豈不是見幾而作？」成珪道：「老弟，你也取笑我。」周智

道：「不笑你別的，只笑你一味只曉得個老渾家，並不知有他人。翠三娘子為你這老騷，被院君打做�生九死，幸在我家，你也再
不來望他一望。這也罷了。昨日還聞得老妻說，翠姐姐自知那晚被你放了熱騰騰一股的溺在肚底，害他便八九個月茶飯不甘，月事

都不行了，肚中結成一塊斗大疙瘩，時常耿來耿去，好不恨殺你哩！」成珪笑道：「若得有這一日，便與他怪也甘心。想那晚有些

意思，難道果然有了好孕？」周智道：「既知有孕，有你這樣做老子的，修也不去修一會兒？」

　　成珪道：「老弟不要說笑，若有此事，實實對我說知。」周智然後當真說了一遍。成珪不勝之喜道：「老弟，此事只可你知我

知，千萬不可對他人說知，倘走漏了消息，不惟娘母難存，且又兒女莫保。若虧天地，撫養到得三五歲，便不妨事。今日我就來看



一看。」周智道：「看便看，只不要又擦去了印兒,帶累老周淘氣。」
　　成珪一歸，頗沒工夫，一連挨過數日，並無空便出門。這日心中忽然突出一條鬼話，對妻子道：「拙夫前日許了空趣師父的骨

塔，今日要往磚瓦鋪買辦物料。稟過院君，乞求告假一日。」都氏道：「磚瓦鋪近邊頗有，不必自己去得，即著成華去遭也罷。」

成珪道：「院君有所不知，此磚不比家下打牆砌灶，那造塔的，需要花磚細瓦，成華如何理會？必須自去才妥。

　　」都氏道：「便放你去，只小恭仔細些。」

　　成珪急至磚鋪事完，即忙來到周家，向何院君�分致謝，便進翠苔房中。那翠苔和衣睡在牀上，成珪揭開羅帳，只見蓬鬆綠
鬢，淺淡紅妝，凝朦朧之風眼，攢蔥蒨之蛾眉。成珪此際興不可遏，又難將此事復行，只得捧住香容，把個白皚皚的胡嘴著道：

「心肝，怎的晝眠在此！」翠苔驚醒，不知是誰，猛然摸睛叫道：「那一個敢到此間這等無狀！」成珪道：「心肝，莫怪，便是老

夫。」翠苔道：「原來員外到來。今日甚風兒吹得到此？敢是那一條肚腸記得起哩！」成珪道：「不是老夫不記掛你，可奈自從那

日回去，挨頭有事。況兼老潑賤多心，驗出假印事端，害我費財吃苦，幾乎蕩產傾命，再有何等心情走來看你？昨者因你熊氏娘子

回首，虧得周員外把何院君之言說與我聽，方知你身不健，今日特來看你。可喜是有孕了麼？」

　　翠苔道：「自從懷孕，終日酥軟。只因前日聞得我熊氏娘子沒了，一個苦痛，今日轉加狼狽。唉，娘呵，自恨丟你出門，不能

伏侍得你，想你夜來看我，多應要我同去。唉！總是這多愁多病的苦命，到隨了你去，也省卻耽煩耽惱也！成珪道：「乖，你夢中

見著二娘，乃是記心之夢，料無不祥之事，怎說這些言語？你做的怎樣夢兒？」翠苔道：「三更之後，夢我二娘，見他雖是舊日龐

兒，大非昔年光景。不知怎生竟有一班官寮隨擁來到此處，我卻不勝驚喜。那班人役俱在外廂，只有二娘直人房內。正欲叩問幾

句，不期二娘子投我懷中，忽然不見。但覺一身冷汗，譙樓上已四鼓矣。自從離牀，只覺腰痛肚疼，幾回撐架不牢，只得和衣睡在

此間。敢是不祥麼？」成珪道：「自那晚算今九個多月，已當分娩。熊二娘坐化成佛，若得肯來投胎，定然有些好處，不妨，不

妨。」

　　問答之間，〔翠苔〕連聲「肚痛！」陣陣腰酸，忙對何院君說知：「快接穩婆到來！」不多時，「哇哇」的產下一個孩子，生

得眉清目秀，耳大身長。成珪不勝之喜，即借周智銀兩送與穩婆，吩咐不可使人得知，悄悄整酒，不在話下。

　　轉眼間滿月到來。周智對成珪道：「老兄，姪兒滿月已到，少不得做湯餅會。你卻不可故意縮在家中，省錢與兒子。」成珪

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正要具一小酌，酬你美情，惟恐家下整酒，要露消息。我有個計策在此：後日西陵五聖賽會，每次赴酌，老妻

再不見阻，不若冒此名色，另具樓船，有屈院君並二位賢郎、二位令媳一同遊玩一番，豈不妙哉？」周智道：「絕好。」

　　那日成珪備辦已定，侵晨，一班男女轎馬，齊出湧金門上船。其時卻是三月初旬，暮春時候，豔陽天氣，說不盡綠暗紅稀，山

明水秀。古詩贊這西湖，只消四句包括得妙：

　　湖光瀲灩晴光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，

　　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。

　　成珪定席後，就著翠三娘從頭拜謝一番，然後自與周智父子相拜。酒未數巡，成珪抱著孩兒，對周智道：「弟得此子，若非賢

弟三件大功，總也到底絕嗣。今賢弟之功，已著其二，而其一還是後局。弟忝愛，尚期玉成，倘不相棄，庶使前功不墜，後事無

虞，弟在九泉，亦當瞑目。」周智道：「兄試言之。」成珪道：「記得那年進香轉來，何院君亦與其席，虧得你比長捉短，說這一

番，其時雖不即聽，亦減他無數不肯娶妾的防牌。後來又因妙計，假情圓夢，巧言端詳，然後才肯發心，討那熊家娘子，才帶得這

翠姐過來，庶使小兒有母。這是賢弟第一件功勞了。再者鮫魚肖事犯，翠姐幾作泉下之人，雖有成茂之忠，不虧賢弟撫養，安能全

活其命？又虧你委宛斡旋，使弟得子。這不是第二件莫大之功了！那第三件，其勞更多，故此一月來，未敢自與小兒取名，特求賢

弟看我薄面，就今日收此兒為子，替他取個名字。倘我早晚不保，庶幾不致漂泊。」周智道：「兄又何拘此俗套？你子即是我子，

何待繼為螟蛉，然後才肯管顧？你我春秋彷彿，俱在暮年，若言孰後孰先，委實莫測。兄在，兄可卵翼；兄沒，弟豈坐視乎？托孤

一節，只須托諸心，不必托以言。弟心自如金石矣，兄竟莫慮，只吃酒，自去取名罷。」成珪道：「賢弟，你推卻麼？」何氏道：

「我量拙夫之見，實非推卻，只為那等專受遺囑的人，後來都不能踐言，以致貽笑千古。故此說到不須囑咐，只要有心，必能效

用。」周智道：「繼姓我家，亦是主意，我便與你取個名字。」

　　即將孩兒抱在手中，那兒甚是嬉笑。周智頗也快樂，亦笑道：

　　「兒，你娘生你之時，曾夢空趣師入懷，我想空趣端坐而逝，了明來去之繇，心證菩提之果，當是吉夢；況空趣本姓熊，又合

著周字上一段故事：當初周文王晝寢，忽夢飛熊入帳，文王欲大獵於西郊，命太史卜其所得。太史奏曰：非熊非羆，得之可以王天

下。，於是載呂望而歸，尊之為尚父，名之為太公，拜為國師，乃克商而有天下。今吾兒既繼吾姓，當即名周夢熊，一則不忘先人

之念，二則以徵他日之榮。老兄以為何如？」成珪躬身道：「賢弟真是妙人，取名都有來歷。拿大杯來，待我敬三杯。」周智也不

辭，便掀髯大飲。周文弟兄並成珪俱各痛飲。

　　女客不善飲酒，只推窗四面觀看。遠見一隻頂號大般，撐得較近，內中甚是富麗。但見：

　　香霧氤氳，樂音繚繞。筵前列五鼎三牲，座石侍七青八紫。吳歌楚舞，果然響遏行雲；趙女燕姬，真個影搖流水。金鉸女，有

沉魚落雁之容；朱履客，盡犬吠雞鳴之輩。

　　這船裡一行男女，擁著一個少年弟子，任他喧呼叫罵，百般狼藉，頗無忌憚之意。成珪道：「來船像是甚麼宦族豪門、王孫公

子，盡他呼呼喝喝，惹事撩非，把船遠了他罷。」周智道：「老兄，你大小事只吃一味畏縮，拋金灑銀公子，我不惹他，他須惹我

不著。聖人云：『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』若我二子學好，正該撐近前去，看他行為，使之因

而懲過。有甚近他不得？」成珪道：「只是遠他些罷。」連叫：「把我船撐開！」

　　可奈那船偏要逼攏，原來那船內幾個餓眼油花，見成珪船內有些女眷，便動了他一點磨睛之念，故此緊緊逼來。那少年雖不知

是成家之船，卻認得當艙立的乃是何院君，像也過意不去，便也縮入艙內。即周、成二人，也未知這少年是誰。其餘那些覓騙，那

裡知這就裡。釘雙窮眼，只顧覬看。成珪心下焦躁，忍不住發話道：「可惡那只船內，恁般狂妄，也不管良家女眷，輒敢如此放肆

觀看！」周智道：「撐船的，你可認得麼？

　　」那舟子道：「員外，你們不管他，只吃酒罷。這人雖不是甚麼王孫公子，其實是個潑賴。莫說他罷。」周智定要根究，舟子

低聲道：「我們也從未識這個小伙子，吃他日日帶著這班光棍同來作炒，少也挾三四個粉頭，說是姓都，一味撒野，倚著家中開個

解庫，撒漫使錢，狐假虎威，喬妝大頭鬼子，因此上人喚他做『都天王，』又喚做『都白木』。說有一個甚麼晚老子，巴得他死

了，大大有一塊家私得哩。」周、成二人面面相覷。仔細一看，果見就是繼子都飆，與同熱幫閒、小易牙、盛子都等輩。成珪一分

著惱。周智忙教把船搖開，自悔不迭。當晚各自歸家，翠三娘仍到周宅，不題。

　　成珪到家，都氏亦不相問，卻也歡言笑語的相待，到是成珪面上，只覺陣陣不樂。都氏再三盤問，成珪嘴唇兒原也忍不住了，

只得放膽說出道：「咳，老娘，老娘，只恐半年之後，你我老骨頭也沒得拆哩！」都氏道：「何故？」成珪道：「預先稟過老娘，

莫怪拙夫說的有些干涉尊處。只說你那公子大人，你道讀得好書，讀得好書！」都氏道：「難道飆兒又把幾句書來驕傲人麼？：」

成珪道：「唉！他有些什麼書驕傲人！可憐老娘幫助，三更不睡，四更不眠，嚼菜根，呷冷水，掙得些兒家計，只指望兒孫受用，

替他請先生，供茶飯，只道他在學中怎生用功，怎生苦讀。」把雙腳頓著道：「誰想這個天殺的狗才，好受用哩！」都氏道：「我

道為誰，原來又是這個不爭氣、貼面花的兒子。不知怎麼不好，你就破口罵他？卻不道『打狗看主面，，又不道『愛冰盤，不擊

鼠』。雖是我姪兒不好，他浪費了你幾多錢財？沒了你幾多產業。」成珪道：「院君不必發怒，若說拙夫輕自衝撞了賢郎，委實區

區沒禮；若說賢郎不費錢財，不賣產業，這也難說個『無』字。拙夫若不今日自經目擊，到也還未深信，只此一見，好利害也！」



都氏道：「怎生利害？你且說來。」成珪道：「今日湖中遇只大船，內有四五個娼妓、五六個幫閒，吹彈歌舞，無所不至。內中擁

有一位灑銀公子，初時沒人認得，問著船家，那船家道：『員外，你們替他吃驚，他卻日日在此快活。今日娼妓還叫做少的哩！』

我又問他姓名，那船家低聲對我說：『員外，這人甚是潑賴,倚著那班光棍勢力，一發會尋鬧頭。故此我湖上起他個綽號，叫做「都
天王」。腹中盡是無物，故又叫他做「都白木」』。

　　彼時拙夫方且打上心來。注目一看，原來就是令郎！院君，你道日日飲酒宿娼，可是要銀子的麼？」都氏道：「想他小小年

紀，那得會嫖會賭？決是你怪他，故生這段情辭。」成珪道：

　　「拙夫須未死，賢郎須還在，尚可對質，不必我辯。若說令郎不會相與著那一班朋友，便是泥菩薩也會不老實了！」都氏道：

　　「他又有甚麼朋友？」成珪道：「說將來只怕連老夫也要慕他：你若要嫖，有那熱幫閒張值，能知科鴇之妍媸，善識娼家之事

跡，扛幫撒漫，第一在行。你若要吃，有那小易牙，能調五味，善制馨香，炮龍炙鳳，色色爭奇，煮酒烹茶，般般出色；你若要小

官，有那盛子都，工顰研笑，作勢妝喬，一發絕妙。你若要吹蕭唱曲，有那賽綿駒，唱得陽春之調，歌得白苧之辭，彈絲擊管，無

不擅長，更能賣得一味好豚，又比子都出色。你若要那三拶四，買賣交易，怎如得詹直口能施妙計？你若要問柳尋花，論今究古，

怎如得觀音鬼王爐會發新科？你若要猜枚擲骰，買快鋪牌，這一班中人人都曉，個個專門。在前只說這伙是國家頑民，那知如今到

做了我家的魚蠹！賢郎得此幫閒，漢祖所謂羽翼成矣，何愁大事不濟乎！老娘不信，只請兒子到來，質對便是。」都氏道：「若有

此事，看我自有手段教訓，不必你來相幫。成華那裡？快到館中接取大爺到來！」

　　成華即忙來到館中。館童文彬回覆不在。成華焦躁道：「今日兩老發心，查理書課，偏偏又是不在，如何處置？」文彬道：

「阿叔何必大驚小怪，相公那日不出門？文彬那日不說謊？

　　你只照依文彬，也對他人說是相公拜客去了，有何不可？」成華道：「小猴子，這話又可是我跟前，若成茂到來，千萬不可這

樣說。」文彬應諾。

　　成華歸家，回話道：「啟上院君，小人去接大爺，適值拜客未返，不在館中。一回就來也。」成珪道：「現在西湖裡挾妓徵

歌，拜甚麼客？」都氏道：「也莫多般議論，可速喚文彬到來，便知端的。」成華不敢停留，忙喚文彬來到。都氏問道：

　　「大爺日日出去，做甚勾當？實實說來，免你的打；若有隱瞞，活活敲死！」文彬道：「我儂弗話。」都氏道：「怎不說？」

　　文彬道：「大爺原教我弗要話，方才成華阿叔又告我弗要對別人話，我儂也只是弗話罷。」都氏道：「狗才，不怕我，到怕他

們！只教你吃些辣滑。」忙將四個筆管，將文彬手指拶起。

　　文彬忍不住疼痛，只得盡心肝將都飆的事跡好比正月半放煙火相似，逐個放個完全。都氏聽了，啞口無言。不覺臉紅頭脹，珠

淚迸流。到把文彬先打一頓。吩咐成華道：「那禽獸一回，即便扭來見我。只限今晚要人，在你身上取覆，若沒他來，明日不須見

我之面！」

　　成華帶了文彬回到館中，只見都飆卻好歸來，一手摟著盛子都的肩，一手拽著裘屹的衣服，醉哼哼的走來。成華接著，便把接

回之言說知。都飆且不在意，只與子都親嘴。成華再三又催，都飆道：「今日要我歸家，可是老狗頭要朝王，還是老豬精要斷

命？」成華道：「今日員外西陵赴會，想是瞧破大爺船中勾當。到是回家面折一番的好。」都飆道：「狗才，我須不嫖他大男小

女，不肏他親姐晚妹，干他甚事！總不是老畜生超靈，我也決不回去。」成華道：「大爺若不回去，院君反要見疑，何不竟去說個

明白。憑著大爺這腔高才捷口，必能返曲為直。若或稍有拂意，即便揮霍一番，使他們也知你手段，下次必不敢再稽查。如今不

去，只說情知理虧，懼事退縮，這豈是善後之法？小人主意不差，大爺請自三思。」都飆問裘屹道：

　　「唯，老裘，我去的是麼？」裘屹道：「尊管說的有理，還是去的是。」

　　都飆便著文彬拿了燈籠，一路行來，已到都氏跟前。都氏正是等得性發，一見姪兒到來，將欲賣個手段，發揮一場，便開口

道：「讀得好書！讀得好書！只問你，學堂可開在湖心亭？

　　日日攜娼挾妓，又可是女窗友？只與他人塞我的嘴，還是那一行的銀子？你只好好跪著，說與我聽。」都飆也不廝喚，也不拜

揖，睜一雙白眼，對都氏道：「且慢，裝出這副臉孔，晌午吃晚飯，早些哩！」都氏道：『狗才，這樣無禮！口中怎麼說？

　　」都飆道：「你且不要做夢，我須不比你老子，要跪便跪，要打便好打的！你今狠頭狠腦敢待怎麼？」都氏便向前拖番道：

　　「仔麼仔麼，我娘跟前，須不比你舊時父母，看你改不改？偏要你跪！」都飆更不相讓，借勢兒一推，把都氏骨碌的直丟在門

背後去了，半晌做聲不出。都飆倚勢跳舞道：「老潑賤，老花娘！不識高低，不知輕重，抬舉你做個繼娘，也不過想你些家計，到

如今不夠我半年受用，已是一完八九，有甚麼口車口庶，有甚麼看覷著我？還要做這等怪，裝這張臉，學人做作，且道是做娘的虎

威！」又把都氏的臉上一抹道：「不識羞的老狗，一般自有丫孔，不會生個教訓，強把別人兒女恣這老牙！

　　你有家計，值不得我雞巴哩！」都氏在地，連說：「罷了！罷了！」

　　成珪聽知都飆口出不遜之語，�分發怒，回頭看見妻子滾番在地，一發激惱，道：「好黑心狗才！姑娘要你為子，再要怎生為
你？如今反把他打做這般光景，是何道理？」都飆道：

　　「老賊休得來護！看你搭牀漏薦，少不得還是我做主哩！」成珪道：「今日還未死，拚與你說個明白：你去嫖賭，娘來訓你，

我又不管，如何便破口罵我？」都飆道：「打你待何如！」便夾嘴一拳。成珪正待抵手，怎比得都飆手快，早被一把鬍鬚,揪一個牽
牛而過堂下，你這曾不動得一動，他那裡已揮下�七八拳，且是打得落花流水，儼然正月�五，擂一套鬧元宵！都氏爬得起來，要
來救駕，又被都飆腳尖到處，番筋斗又是一交，連忙扒得起來，已是動彈不得，只好叫屈連天的哭。

　　眾主管道：「今日夫妻二人，何為又是這等打鬧？又不要官司結煞。」探頭一看，見是都飆撒潑，眾人一齊擁進，拖開都飆，

扶起成老員外。成珪坐在椅上，且把湖中之事告訴眾人，氣得個說也說不成句。都氏拽又拽不牢，打又打不著，氣不過，只在地上

遍滾，頭髮都弄散了。都飆反自跳來跳去的罵。眾主管勸道：「大官人，你讀書人，涵養些才是，天下無不是的父母。」都飆道：

「誰是我的父母？誰是他的兒子？他兩個不過街前乞丐，倚看幾分臭錢，未入悲天院。看我都相公，那時發魁發解之日，正是兩老

狗討飯叫街之時！趁今未遇，須把找都相公認著！」成珪道：「不識羞的狗賊！我認得都相公，不是綽號都白木的麼？明日縣前索

與你認個仔細，不要挫過了眼色！

　　」都氏尋得一條棍子，悄悄背後趕來，早被都飆瞧見，就手捉把交椅擋住。

　　成珪也提起麵杖來助，三人打做一團，只聽其聲嘩剝，連槍帶棍，好一個大圍剿的陣勢。眾人解勸不開，只好袖手旁觀。

　　都飆量來四手難敵，卻也盡知得勝，便賣個破綻，閃出圍場，帶腳飛也似走。夫妻二人正欲趕上，又被眾人拽住。忙喚成華

道：「禽獸此去，料必懼罪，決要脫逃。你可快去尾他，不可走了消息，明日進狀，必須出氣。」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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